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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宋·赵师秀《约客》
烟、雨、江、南，汉字的魔方——烟

雨江南。不知从何时起，心中对于江南
有了一种浅浅的向往，大概每一个人
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总做着一个烟雨
江南的梦吧？即便，你不是一个浪漫
的人。

童年的时候，我日日走过的故园，
是从一缕炊烟刻在脑海里的。那每一
个清晨，那每一个黄昏，人家烟囱里，一
缕一缕上升的炊烟，仿佛要把村庄往上
提，到那无际的天的高处，到那无边的
远方。

雨，总是意外地来，像一个不速之
客。雨，打乱我们生活的节奏，大人们
计划好的行程，常被清晨的一场雨，化
作泡影。而这时候，站在门前张望的祖
母，仿佛成了一幅画，祖父抽一口烟，表
示没什么。还有鸡鸭鹅们，只能闭窝不
出，在方寸之地上，钩心斗角。儿时的
我，还不懂得什么是诗，只是好奇地看
着，好奇地听着。

江南，最初跳出脑海的是那静静的
小巷，那静静的树和静静的河水。好一
个烟雨江南，一如我的故乡，我的故园。

我的故乡在苏北，并不是江南。但
是，和江南一样，有着静静的小巷，有着
静静的树，还有着静静的河水。

这是一个水系发达的地方，在地理
上被称作里下河，被称作黄海之滨，被
称作串场河畔。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
候起，我对于河流有了一种亲切感，或
许这就是人到中年的乡愁吧。

从我家门前的那条没有名字的河，
向东可接红星河，红星河向南上接安时
河，安时河在安丰镇和串场河相交，再
向东便是一条一条海河——通达黄海
的内河；从我家门前的那条河，如果向
西的话，接斜河，再接泰东河，之后就上
溯到长江了。尽管，我家门前的那条
河，不算宽，也不算长，更没有名儿，然
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河呢！

因了这条河，我的故园可算是名副
其实的烟雨江南了。黄梅的雨，池塘之
蛙，俨然一幅活的“江南烟雨图”。

故园听蛙，听的是一份生命的闲逸。

二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
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宋·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
道中》

从初夏到仲夏，几乎都是在蛙声里
度过的。

芒种过后，是夏收。夏收的尾声，
祖父就会早早地翻地，将田里的土晒
透，等到一块一块土疙瘩晒得发白，一
股脑儿地浸在没膝的水里，这便是为
插秧做准备了，这叫沤田。郭沫若在
《白鹭》一文中所写的“在清水田里，时
有一只两只白鹭站着钓鱼”，这情景我
是亲见的。尤其是在新插的秧田上，
那种稀疏的绿中一点白，给人一种格
外宁静的美。

相较于白鹭的有形之美而言，青
蛙的美，是一种无形之美。这时节，你
置身于不绝于耳的蛙鸣中，却有一种
丝毫不觉的错觉。因为太普遍，便常
常忽略，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什么奇
闻怪事。

我在一本清人编撰的《字课图说》

中看到，“蛙，原写作鼃，陆居者曰蟾，水
居者曰蛙。绿背、尖嘴、细腹者谓之青
蛙，背有黄纹者谓之金线蛙。”文字简
短，虽不及百科全书那样详细，却颇为
有趣。和我那点可怜的对于青蛙的认
识相比，可谓是“丰盛”。

故乡的田地总是一年一茬，这一片
今年是水田，来年就换作旱田；那一片
去年是旱田，今年就是水田。故乡的
田，总是成片的。辛稼轩村居江西，夜
行黄沙道中，听取蛙声一片。在我的故
乡，亦复如是。夏天的夜晚，青蛙尤其
活跃，走在路上，总能碰着些青蛙。青
蛙，十分机灵，你若没有恶意，它们也似
乎并不逃逸。相反，则会“咚”一声，跳
进水田里，不见踪迹。《列子·黄帝》中有
一个《海上沤鸟》的故事，说的就是这种

“万物之灵”。
正如《字课图说》里所言，有披着

一身绿衣的，也有黑灰的，对于绿衣
青蛙，总叫人不由自主地想到童话里
的青蛙王子。青蛙的绿，也许是因为
稀少，总让人觉得是带着几分高贵
的。

一天，走在一家怀旧老店里，看到
一只青蛙玩具，忆起儿时伙伴便有一只
这样的“青蛙”——绿衣王子，只要上了
发条，便会一蹦一跳，令人着迷。

故园听蛙，听的是一份岁月的幽香。

三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七绝·咏蛙》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想起古韵姑苏

的胜地——虎丘。一个“虎”字，让江南
的柔美里，有了风骨。江南泽国，水做
的苏州，婉约柔美。而读点历史的人，
一定都会说，苏州的风骨里，刚得很。
就像真正的文人！

虎丘，让姑苏屹立起来。
虎踞池塘者，也让蛙，刚起来。
午后读《古诗词里的动物》，读到

《青蛙为什么要呱呱呱叫》，方才明白：
叫的是成年雄蛙，雌蛙是不叫的。其
实，也不是叫，而是其独特的声囊因呼
吸而振动发声。曾见过，蛙鸣时，它的
乳白肚皮是一鼓一瘪的，每一次鼓起，
都达到极点，每一次瘪下，都收到极
点。青蛙，是在竭尽全力呢！书上还
说，雄蛙叫，一是为了领地，二是为了择
偶。是生存还是毁灭，不刚一点，怎么
行呢？其实，不只是其坐如虎，其鸣也
是虎虎生威的。

蛙鸣如乐。夜晚，是蛙鸣最盛的时
候，整个村庄似乎都淹没在这从田地间
奏响的交响中。虽没有一个总指挥，但
是此起彼伏间，却又是那样富有节奏，
有科学研究说“对牛弹琴”也是有效的，
这夏日的蛙鸣，是否对于植物来说，尤
其是秧苗的生长，也是有效的呢？如果
秧苗是听着“蛙乐”生长的，那么，也就
难怪“稻花香”了，不香才怪。夏夜蛙
鸣，是一曲古老的乐章，点亮的何止是
故园的一草一木呢？

蛙鸣是诗。雨后，蛙鸣更添诗意。
天空明亮而洁净，空气濡湿而清新，轻
风吹拂，秧田上荡漾绿色的波浪，这一
切都为青蛙的鸣唱，张罗着背景。甚
至，雨过天晴，天边的一道彩虹，挂起赤
橙黄绿青蓝紫七层光环，故乡的孩子，
谁又不是泡在这“蛙声一片”里长大的
呢？雨后蛙鸣，是给孩子最好的诗歌，
在故园最浪漫的正是以“万物之灵”喂
养我们的灵魂。蛙鸣是故园之魂，是我
的灵魂胎记。

故园听蛙，听的是一份灵魂的清
响。

离乡多年，对田园生活依然是那么
留恋，尤其是乡下的蛙声，每至夏日，总
会情不自禁地念起，那“呱呱”的叫声似
乎又萦绕在耳畔。

每当春夏雨后天晴，夜幕降临的时
候，明月高挂，繁星点点，乡间池塘、河
沟、稻田里，就会传来阵阵悦耳的蛙鸣，
似鼓如潮，此起彼伏，“呱呱，咕咕”，如一
曲优美的天籁优美的天籁。。那时的夏夜那时的夏夜，，我喜欢行我喜欢行
走在村边走在村边，，仰望天空仰望天空，，内心总在向星星诉内心总在向星星诉
说说，，同青蛙和明月唠嗑同青蛙和明月唠嗑。。我的童年时光我的童年时光

就是在美好的蛙声、明月和星星相伴中
度过的。

在我们乡下，青蛙又被称为“田鸡”
或“水鸡子”。青蛙的幼时，我们称它为

“田鸡乌子”，后面长着一个尾巴，像一个
大逗号，上学后，才知道它叫“蝌蚪”。那
时的春夏，稻田、沟边的浅水里随处可见
一摊摊乌黑的云团，在浅水里慢慢地移
动，又像是黑绒球在水里滚动，那就是小
蝌蚪，小蝌蚪喜欢群居觅食，主要以水中
天然浮游生物、植物，如孑孓、藻类为
食。六十多天后，小蝌蚪渐渐长大，长出
前、后肢，有了蛙的雏形。那时，星期天，
我们经常带一个墨水瓶，洗干净了，去沟
边捉蝌蚪，弄回来饲养，父母亲看见了，
总逼着我们把蝌蚪放了，并告诉我们：

“蝌蚪长大了就是青蛙呀，是专门吃害
虫，保护庄稼的。”那时懵懵懂懂，只知道
好玩。

夏季，秧苗栽插完毕后，田野里一片
碧绿，“东风染尽三千顷”，那无边的禾
田，也是青蛙的天下、青蛙的乐园，这儿

“咕咕”，那儿“呱呱”，蛙声一片。这时的
乡野，就像是一幅水墨丹青，又像是一段
精彩的视频。古代文人墨客喜欢田园生
活，喜欢蛙鸣，撷取古诗，随处可见，“黄
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雨过
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蛙号池上晚

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秧水平畴蛙阁
阁，菜花满稜蝶飞飞。”诗人的描述，是感
情的流露，是夏日乡野真实的写照。我
喜欢聆听激情四溢的蛙鸣，一个又一个
燥热的夏夜，听到声声蛙鸣，心情特别愉
悦。每天，我们总是在一片蛙鸣中安然
入睡，有蛙声伴眠梦也是甜的。

后来外出生活，离开了家乡，再也听
不到美好的蛙声，耳边只是城市的喧
嚣。夏日月圆的夜晚，外出散步，除了能
看到并不明朗的月亮外，天上的星星也
少得可数，当然更无法寻觅乡间蛙声伴
明月那种宁静闲适的感觉，更少了那份
在乡里，身披月光、听蛙声吟唱、与星星
对话的情趣。

今年春末夏初，我怀着对旧时乡下
生活的留恋，回到了乡下。夜晚，行走在
乡间道路上，心境是何等敞亮，村落的夜
晚，月光、繁星、蛙声依旧，沉潜于心底多
年的那份感觉又找回来了。“呱呱”欢唱
的青蛙，依旧在村野护着蓝天，守着星
斗，恋着庄稼，尽情地施展歌喉。相别多
年，家乡的夜色、明月、繁星还是那么迷
人，令人向往。行走在野外，踏着月色，听
着蛙声，数着星星，心底倏地变得如一泓
清泉，似乎身心完全融进这静谧的自然
中，心境超然，忘记了一切忧愁与烦恼。

时代在发展，人们环保意识在增强，
家乡在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开发的同时，

更注重环境的保护。乡间的蛙声、明月、
星星，它们是家乡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的
证明，它们也是家乡生态文明描绘出的
一片鲜活希望。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在乡间，青蛙是消灭农田害虫的能手、庄
稼的“保护神”，据说一只青蛙一年可捕食
上万只害虫。农谚云，“青蛙开口早，早禾
一定好。”春季田鸡鸣叫，是青春的躁动，
预示着新生命的孕育与诞生，这是雄蛙
在呼朋引伴，呼唤雌蛙前来抱对，孕育后
代，又有：“蛙满塘，稻满仓。”“春捕一只
蛙，秋少一担谷。”田里的田鸡多了，害虫
少了，庄稼就会大丰收。一则则鲜活的
农谚，道出了田鸡与庄稼的密切关系。

在乡下，田鸡有着大自然的“活天气
预报”之称，俗语称，“田鸡叫不停，大雨
将来临。”盛夏时节，田鸡日夜叫喊不停，
预示着天气干热无雨，“风热天有晴，田
鸡日夜鸣”。到了农历八月，田鸡叫喊，
说明天气干燥，雨天稀少，“八月田鸡叫，
耕田犁头跳。”乡亲们依据田鸡的鸣声和
其他一些自然现象来安排农事，并预兆
当年的天气与收成。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踏着皎洁月
光，仰望朗朗星空，“听取蛙声一片。”心
境是何等畅爽与静谧。在“蛙声一片”
里，我似乎闻到了稻谷的清香，看到了

“稻菽千重浪”。

青草池塘处处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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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声篱落下，草色户庭间。”最能勾起
乡愁的旋律，莫过于那一阵阵、一片片的蛙
鸣之声了。

小时候，村庄的水田里、小溪旁、田埂
边……仿佛处处都住着青蛙小精灵。夏
日雨后清凉的夜，它们总是扯着喉咙唱起
欢快的歌，摇醒我的清梦。后来离开家
乡，到集镇教学。学校毗邻郊区，南北都
是河，西边的一条小河被拦截成一处水
塘。每次下雨后，水塘里便响起几声蛙
鸣，哼出几声“呱呱”，稀稀落落。接着，仿
佛众蛙从狂喜中反应过来一般，大声地喝
着彩，“呱呱”“呱呱”，无论在池塘的哪一
个角落，都热烈地应和着。天地间，顿时
热闹起来，仿佛进行着一场大合唱。每一
只蛙，都迫不及待地想表现自己最美妙的
嗓音，一声高过一声，一浪高过一浪，水面
上仿佛被这种声音搅得开锅似的，扣动我
的心弦。

于是下雨的时候，我常常坐在窗边，
一边竖起耳朵安静地聆听蛙鸣，一边翻着
手中捧着的诗词，沉溺在现实与诗词融合
的世界里。王建《汴路水驿》中有句：“蛙
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那蒲叶，在池塘
里，藏着蛙鸣，像鱼儿游动，稻花飘香，诗
的情境意趣达到极致。刘基有句：“雨过
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那云雨飞
龙，是想象里的，只有池塘边草色青青，万
蛙齐鸣，才是人间的真实情境。潘大临
《江间作》中有句：“私蛙鸣鼓吹，官柳舞腰
支”，老家里下河，河流纵横，池塘棋布，那
蛙鸣幽私，方便廉价，到处都能听到。晁
公溯也有句：“牛放远山连雁鹜，蛙鸣废沼
下凫鹥”，诗里的沼，就是池塘，那雁鹜牛
鹥，在古代清净的池塘边，常有出没，并不
稀罕。张良臣《夏夜》：“恰则黄昏雨便晴，
青塘迤逦尽蛙鸣。月明已在芭蕉上，犹有
残檐点滴声。”烟雨黄昏，青塘蛙鸣，残檐
滴落的水声，像雨打芭蕉，月明撒辉。苏
轼也有一句：“蛙鸣青草泊，蝉噪垂杨浦”，
那泊，那浦，水光潋滟，蛙鸣悠扬。南宋诗
人陆游晚年闲居山野，于是他写出《幽居
初夏》：“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
斜。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
箨龙已过头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叹息
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小径幽
幽，白鹭翩飞，鸣蛙处处，竹笋成熟，木笔
花绽放，午时梦回一杯茶，日子如此怡然
悠闲，令人无限向往。

现在，我虽已在钢筋混凝土的县城中
居住了近三十年，但最让我怀念的，还是
那些伴着蛙鸣入睡的夜晚。每当夜色降
临，早先蜗居于土洞里、游弋于草丛中的
青蛙，都聚集到一起了，水塘、稻田就成了
蛙儿“摇唇鼓舌”的舞台，在夏日清凉的夜
间，扯着喉咙唱起欢快的歌。那时的我，
躺在竹床上，听着父亲讲述古老的故事，
心中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如今，父亲已经故去，那些故事也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渐渐模糊，但那份对故乡的思
念却愈发浓烈。

蛙满塘，谷满仓。在我们乡下，青蛙又
叫“田鸡”，是抓虫能手，是庄稼的守护神、
害虫的天敌，被农人称为“农田卫士”。一
亩地如果有一百只青蛙，就能有效控制虫
害，减少对庄稼的农药使用量，既降低耕作
成本，又净化粮食生长环境。有农谚说：

“春捕一只蛙，秋少一担谷”，可见青蛙对农
业生产有重大作用。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蛙
声是乡村一抹醉人的夜色，唱着我从童年
到如今的故乡的歌谣。从古到今，无论文
人雅士还是乡野村民，都在欣喜地聆听着
那昂扬动人的旋律，歌咏着那抒情优美的
意境，赞叹着那溢满心间的幸福感觉。蛙
鸣声声，对于我而言，那便是真实的生活，
那便是童年的歌谣，那便是故乡的代名
词。但不知道，在这久违的蛙鸣中，有没有
我童年的那一声？


